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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今日潍坊

本报记者 孙翔 马媛媛

别样的年俗
不变的乡情

近 30 余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革又让中国人经历了大范围的迁徙流变。

一代、两代、三代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在外打拼，这期间，无数对异地人走

进婚姻，组建了新的家庭。

但是，无论时空和地域如何有差异，更多的人还是在年关到来时挤上了
返程的火车，因为在他们看来，风俗在变，但回家带来的温暖却永远不变。

初到异乡被冻坏了

结束了一年的工作，终于可以

借着春节放松放松了。可是，她现
在对“过年”这两个字眼却有些说

不出来的担忧。她叫吴玉倩，老家

在江苏连云港，丈夫王皓则是山西

太原人，两人在大学里相恋，又一

起来到潍坊安家落户。

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媳妇自
然是跟着丈夫回老家过年的。吴玉
倩为了给公婆留下好印象，还特地

跑东跑西购置了不少潍坊特产。两

人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高高兴兴

地上了火车，可到了公婆家才发现
自己很难适应。

在王皓老家，过年是要给长辈

磕头的，特别是刚结婚之后，两人

还要到王家祖坟上磕头上供。大年

三十的晚上，一家人要在院子里点

燃柳树枝和桃树枝，再烧叠好的金

元宝，所有人围在四周磕头，以示

祈求来年吉祥如意。

吴玉倩只是觉得非常别扭，因

为她压根不知道这些仪式的名称

和意义，她都叫不上来，也对深入

了解不感兴趣。但是，为了入乡随

俗，她还是跟着丈夫一起磕了头。

可这样的年，非但没有让她觉得兴

奋，反而让她感到非常不适应。难

道以后过年都得这样“演戏”？想起

这个她就有些生气。

几天下来，吴玉倩觉得受不了

了，这边气温太低，而且还要大冷

天的在外面磕头。

“我家那边哪有这么多习惯

啊！”吴玉倩正在收拾过年的东西，

“我家那边过年就是简简单单的放

放鞭炮，吃吃水饺，拜拜年，再走访

一下亲朋好友。一家人聚在一起，

聊聊天，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既简

单又温馨。也不用大冷天的在外面

举行仪式。”

因此，今年吴玉倩很早就在心

里打定主意，回娘家过年。临近放

假的几天里，两人为了过个年竟然
打起了冷战。不过后来，两人还是

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可以轮流去
对方家过年，尽管两地风俗不一
样，但是只要能和家人团聚，在哪

里过都很温馨。

从活鱼到银行卡

临近年关，李

强所在的川菜馆已
经不再营业。老家

在四川的他早就开

始收拾行囊，准备

回家过年。他的行

李箱里，除了需要
日常换洗的衣物，

还有一小部分潍坊

的特产。“银行卡里

还有几万块钱，回

家带给家人。还可

以带孩子们去商场

买几件衣服，刷卡

就行”。李强说。

回想起十几年

前第一次回家过

年，李强到现在还

记忆犹新。那一年，

离回家还有 1 个月，

他就开始游走在潍

坊的各大商场超市

选购年货。说起自

己的“战利品”，李

强现在觉得有些好笑：花了 200

块钱给妻子买了一件外套，给还

在上小学的孩子买了辆赛车玩

具，剩下的就是真正的年货了，

有糖果、瓜子、花生，也有猪肉
和鱼。

“我买了两条活鱼，还

没上火车呢，鱼就已经死

了”。李强笑着说，那时

候家乡还比较落后，

几乎没有一家较大

规模的商场，妻子买

衣服还需要转两趟

车，才能到县城去买

件过年的新衣服。那

年回家，他提了两个

大大的行李袋，两天

两夜的行程，使得回

家的路变得异常艰辛。但是十几年

的时间过去，家乡的变化很大，如
今，县里有了自助银行，商场超市

也可以刷银联卡消费了。

在潍坊打工十多年了，小李不
仅会做一手地道的四川菜，而且对

鲁菜也越来越拿手。他说自己迟早

是要回到家乡去的，在潍坊打拼几

年后，就回家开个饭店，以后过年

就不用这么匆忙了。

开车回家带上红包

潍坊这个城市对宋建国来说，

已经不再陌生。21 年前，他 22 岁，

跟随几个弟兄来到潍坊打工，从最

基础的搬运工人开始，一点一滴，

他在工作中汲取经验，一步一步成

为一个可以为别人招揽工作的“包

工头”。这样的工作跨越，对于一个

在潍坊生活了 20 多年的老工人来

说，并不是难事。老宋的难处在于

回家这件事。

每次从潍坊回家，老宋都要思

量很久。从潍坊到吉林，没有直达

的火车。他要么从潍坊坐车到济

南，再从济南转车，要么从潍坊坐
到长春，再转车回家。如此艰辛的
旅途让老宋有些吃不消，20 多年，

他回家了六次。每次回家，行李成

为老宋最头痛的事。

“20 年来，每次回家带的东西

越来越少”，老宋说，第一次回家，

除了特产，他还给老婆孩子买了新
衣服。一个大行李袋，一个纸箱装

着特产，还有一个布袋，装着路上

吃的东西。在他怀里，还揣着 300

块钱。惴惴不安度过了两次转车，

老宋回家后，总算舒了一口气。

而如今，老宋已经在潍坊安了

家，买了车。他这回愁的，已经不再

是买什么年货，如何转车的事了。

今年过年他准备开车回家，但空荡

荡的后备箱，他却不知道该装点什

么了。“家里什么都有卖的，除了两

箱萝卜，还真想不出可以带什么回

去了”，老宋说，如今家里生活条件

也改善了，不再需要他从潍坊千里

迢迢带回去的“年货”。

“还是带红包吧，他们想买点
啥就买啥”，老宋最终带着红包开

车上路了。

单看打扮，难辨身份

“过去春运的时候很容易识别

出哪是民工，现在已经不好认了”，

27 岁的孙成刚说这话的时候，在

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已经陆

陆续续走过一拨又一拨赶路

的旅客。

小孙已经在河南呆了五

年，五年的时间，他总共十次

来回。他说，过去的时候，人

们总能在第一时间从火车站候车

室辨认出哪些是农民工，哪些是知

识分子。那些回家时扛着大包小

包、扛着酒箱子，穿得脏兮兮的
保准就是农民工。而穿风衣或西

装的就是知识分子。

但现在却不同了，民工和知

识分子，在行李和打扮上的界线

越来越模糊。

小孙就是其中一位。从小孙

的打扮，你很难想象他是一名民

工。银灰色的西装、黑色的皮

鞋，斜挎着一个公文包，拖着一
个半米长的小行李箱。“这不是

装的，平时不干活，我也是这身

打扮”，小孙笑笑说，平均每月

3000 元的工资，让他觉得挺满

足。虽然工作比较累，但回家过

年，就得体面，就得让家人过得

舒坦。

刚从河南回家的小孙没有为

家人准备过多的礼物。但他带了

银行卡，带了现金，准备这两天

带家人买点好吃的、好玩的。

回家匆匆的脚

步，深深打着时

代的烙印，几天

短短的回家再返

回，串起岁月长

河的精彩浪花。


